
三星堆青铜立人冠式的解读与复原
———兼说古蜀人的眼睛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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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冠式进行了深入的复原研究,认为可称

为“天眼冠”或“天目冠”,立人冠的冠式当有古蜀人太阳崇拜的古风 。同时还对古蜀人的
眼睛崇拜和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发表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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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广汉三星堆两个器物埋藏坑自 1986年发

现以后,过去了近 20年的时间。对两坑中出土器

物的研究,吸引了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研究取得

了许多重要收获。其中二号坑的青铜立人像,是三

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受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学者们
对它进行过反复探讨,提出了种种解说[ 1] ,取得了

不少成果,但是却远没有获得定论。实际上我们在

急于进行总体诠释的过程中,常常忽略了一些细节

问题,结论总觉得还有待完善。例如立人像的冠

式,我们似乎还没有认真讨论过,现有的认识也较

为含混,还没有确定的结论。本文便由冠式入手,

对三星堆青铜立人像作进一步探究。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冠式,应当说是一个较为

明朗的问题, 只是因为冠顶局部残缺, 所以至今还

没有一个较为确定的解说。青铜立人冠其实是一

个非常明确的兽面形装饰,兽面仅有一对带眉眼的

大眼睛,耳鼻嘴均无。这种兽眼形可能有特定的含
意,它对解开青铜立人像之谜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

线索。

一 、天目冠:青铜立人冠式的解读与复原

三星堆二号坑中的器物散乱地堆置在一起,

许多青铜器还见到被有意砸损的痕迹。其中我们

要讨论的青铜立人像, 发掘中发现在当初埋藏时

已被砸损,整体断裂为几截,与其他器物散乱地堆

放在一起。青铜立人像出土后经过精心修复,整

体形象基本完整, 成为三星堆出土的体量最大的

一件文物,十分引人注目 。但是立人像也留下了
一个缺憾,立人像的冠顶局部已经残缺,后来也没

能得到修复, 发掘者也没有对它作复原研究 。一

些研究者对它的冠式虽然很有兴趣, 但却究之不

明,一直没有确定的结论(图一) 。
原发掘报告中关于立人冠式描述的要点是:立

人像头戴冠,筒形冠上饰两周回纹,冠顶平齐,冠上

前部饰变形的兽面, 兽面两眉之间上部有一日晕

纹,冠的边缘已被砸卷曲, 部分已残缺无存[ 2] 。报

告中附有立人像图照,还有冠式的整体拓本。

对于这带有残缺的立人像的冠式,在不同研究

者眼中有不同的成像,有一些不一致的说法。有的

研究者认为立人冠面是一轮带有芒线的太阳形象,

也有人认为立人冠式是一朵盛开的莲花,也是太阳

的象征[ 3] 。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如说冠上装饰的

是羽毛之类的饰物等[ 4] 。造成这些分歧的原因,

图一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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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立人像头部线描图

图三 、立人像冠面拓片

图四 、立人像冠面拓片图像的复原

是大家还没有对立人像的冠式作深入的复原研

究。

从原报告中立人像的照片和线描图看 (图

二) , 不太容易看出冠式的本来面貌 。但细审原报
告所附的立人冠纹饰拓本(图三) , 可以比较清楚

地看出,冠面上本是一兽面,这兽面就是两只紧相

连接的大眼睛。因为由正面看不到兽面眼形中的
两睛,所以不容易认定它是眼睛的形状,致使发掘

报告说它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两睛略为

圆形,处在冠面两侧位置, 因两外眼角均已残缺,

所以不容易辨认出眼形的整体形状 。又因两眼内

眼角正视如变化的眼形,这是发掘者认定冠面为

变形兽面的依据 。实际上所谓的变形兽面,那只

是半只眼睛而已,并不是兽面的全貌。

由原报告所载立人冠面的拓片看,只须将冠

面残损处的线条向外略作延伸, 我们便能得到一

双眼睛的整体图像(图四) 。由复原的画面上可以

非常清楚地看出, 立人冠的冠面上确实是一对大

眼睛, 这眼睛与器物坑中同时出土的一些单体青

铜眼睛的形状基本相同。如原报告图一一四所绘
的眼形, 中间的眼球体很大, 大到涨出眼眶外面,

是一种颇具威严的 目。立人冠面上兽眼中的眼

球也涨出眼眶之外, 由于外眦残缺,让人不易获得

直接的印象,致使有的研究者将这眼球认作是盛

开的两个莲瓣图形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确认,青

铜立人冠的冠式是一种兽面冠, 兽面冠仅表现有

眉有目的兽面,应当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我们看到三星堆出土的单体眼形饰件, 有一

种是内外眼眦都作回折的勾曲状, 在同时出土的

其他一些青铜兽面上也见到这样的眼形 。立人冠

兽面的双目应为不作勾曲的两头尖形状,为一种

梭形眼,它的内眦是正常的尖形,残缺的外眦也应

是如此。

在确定立人冠冠面的眼形为两端尖的梭形眼

以后, 我们还要进一步考究双眼上眼眉的样式。
第一种可能是,眼眉是顺着上眼睑平行上翘,与外

眼眦的长度相当, 在一些同出的青铜头像和面具

上都能见到这样的眼眉 (图五 a ) 。第二种可能
是,外展的眉尖略向上卷曲,因为有些青铜兽面的

眉形就是这个样子(图五 b) 。我们倾向于前一种

复原方式, 立人冠上的眼眉以不作勾曲的样式可

能性较大,这样冠顶大体还是平齐的样子,与立人

像整体风格保持一致 。
我们还特别注意到冠上兽面的眉心有一圆形

装饰,原发掘者认作是日晕,此说可从, 权作是太

阳的象征。太阳是为天眼,兽面的双目与太阳图

象似应作一体观, 所以可称为“天眼冠”或“天目

冠” 。如此看来,立人冠的冠式当反映有太阳崇拜

的古风。对于这个问题, 后面还要再作议论 。
二 、眼形谱:古蜀人随处可见的眼睛崇拜

在三星堆葬物坑出土的文物中,常常见到的

眼形装饰深深吸引了一些研究者。且不说那些青
铜人面兽面上各类变化多样的眼睛造型,更让人

费思索的是青铜人像上的眼形装饰和大量单体的

青铜眼形装饰 。林向 、赵殿增 、高大伦诸先生曾对
三星堆文物上的眼形多有高论[ 5] , 许多学者都很

关注这个问题的讨论 。我也曾深为这些眼形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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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立人像冠式复原

图六 、三星堆出土双腿饰有眼目图形的青铜人像
所感动,也曾拟作“点检三星眼”,要将这些眼形象

梳理一番,可惜未及成稿 。
三星堆蜀人在他们所作青铜造像的衣服上

(包括袍服 、下裳) ,常常铸有成对的眼睛图形, 在

三星堆文物上眼睛造型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

现,这是一种让人感到非常特别的现象 。如青铜

神坛中部铸出的操蛇( ?)四力士像,它们双腿的外

侧都有对称的眼形图案(图六 a) ;在另一座青铜

神坛顶端有一尊跪坐的人像, 残存的双腿外侧也

有一双眼形图案(图六 b) ;还有另一件小青铜人
像的双腿外侧, 同样也见到类似的眼形图案(图六

c) 。这些青铜人像的双腿外侧都有相似的眼形图

案装饰,它们的装束是如此的一致,理应具有同样

特别的意义,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一时还无法完全

解开这个谜,不知道这些力士们原本的身份是什

么。
三星堆大量见到的青铜人像和面具上的眼形

样式大体一致, 基本都是杏仁式眼, 而且无论大

小,除极个别例证外,基本没有

特别表现出眼仁 。这种无睛之

眼让研究者们不得其解, 不知

该由艺术表现方式还是由其他

方面进行解释。青铜兽面的眼

式有明显不同, 有长形的也有

圆形的, 眼中一般都有明确的

眼仁, 眼仁的形状也互有区别。
各种眼形里可能包含有特别的

内容, 这些也都暂且不能有明

晰的解说。
三星堆青铜人首人面各类

眼形自有独特之处, 更值得关

注的是大量单体眼和装饰眼的存在。它们原来
可能是人面或兽面上的附件, 由此更清楚地体

现出古蜀人对眼睛图形的热情,表明眼形对他

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许多论者都讨论了
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再细述了 。对于三星堆这

些眼形过去的讨论多集中在那些凸眼的青铜面

具上,多认为与蜀人纵目的传说有关,而对其他

眼式的意义较少理论,这是因为现在要作深入

探讨也有一定难度 。

我们再细看看青铜立人像,其实在它的周

身也布满了眼形装饰, 除了双眼兽面冠———天

目冠,长袍下摆前后都有成组兽面装饰,均以环

眼作主要构图。在半臂罩衣前后都有直行排列
的眼目纹和成组横排的简化兽面纹, 眼睛纹样

成了立人外衣的主要装饰 。立人四龙八眼立座上

龙(象 ?)眼形状与冠上眼形相同,均为两角尖而不

曲的造型。布满眼目装饰的青铜立人, 简直可以

看成某种眼目的化身。或者换一句话说,这立人

像是古蜀人崇拜眼睛的最好体现。

由上所述, 眼睛崇拜在古代蜀人的精神世界

中是一个核心所在。当然这种眼睛崇拜只是一个
表象,人们崇拜的并不是单纯的眼睛,而是眼睛代

表的另外的客体。那么, 这个客体是什么呢 ?

三 、饕餮纹问题:一个要纠正的误解
商周青铜器上大量见到的兽面纹,通常被认

作是饕餮的形象,在许多考古学论著中称为“饕餮

纹” 。饕餮原以贪吃定义, 杜预注《左传》说,贪财

为饕,贪食为餮。其实青铜器上的兽面多数并不

能以贪食作解,作为礼器上的兽面装饰,究竟是劝

人戒贪还是劝神戒贪, 好象都不是。礼器中盛着
敬献给神的祭品,又去警告神不要太过于贪食,道

理上绝不能通 。青铜器上的大多数兽面,仅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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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现双眼, 很少出现大嘴巴, 鼻子以下一无所

见,无嘴又从何言贪食?

宋人《宣和博古图》最先称青铜器兽面为饕
餮,根据是《吕氏春秋·先识》中“周鼎著饕餮, 有首

无身”一语 。因为商周青铜器上所铸纹饰,很多确

实是“有首无身”,所以便都被认作是饕餮 。宋人
并且还要解释说,铸饕餮的目的是“所以示戒也”,

这可能是一个误会 。其实兽面纹表现的并不是
贪, 而是一种威势与勇力, 所以不能一概称为饕

餮。何况铜器上还有不少带身子的兽形图案,是

有首又有身,它们并不能排除在“饕餮”之外。实
际上“无身”者只是有身者的简化图像, 要将它们

区分为两样不相干的图像是很困难的。

李济先生( 1972年)不赞成用饕餮这个名称,

将青铜器上的这类纹饰总称为“动物面” [ 6] 。张

光直先生( 1973年)则称为“兽头纹”,有单头和连

身之分
[ 7]
。马承源先生 ( 1984 年) 径称为“兽面

纹”,以角的区别划分类型[ 8] 。陈公柔 、张长寿先

生( 1990年)进行研究时亦以“兽面纹”作名称[ 9] ,

不再使用“饕餮纹”一词。虽然如此, 在许多论著

中涉及到青铜器纹饰时, 仍然在使用“饕餮”这个

名称,仍然以饕餮之名定义兽面纹 。

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中, 也许确有《吕氏春
秋》提到的饕餮,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将所有的兽面

纹都视为饕餮。我们注意到, 《三星堆祭祀坑》报

告的编撰者没有使用饕餮纹一词, 而是以“兽面
纹”描述青铜器上的纹饰。三星堆多数青铜兽面

纹都不宜归入饕餮纹, 青铜立人冠上的眼形自然

不能称为饕餮, 它是兽面纹。
据陈公柔和张长寿先生研究, 无身兽面纹的

最原始形式,只是一对圆泡状乳钉,以表示兽面的

双目,渊源可直溯到二里头文化,后来逐渐增添鼻

角口耳眉,成为器官齐备的兽面。西周中期兽面

纹出现向窃曲纹演变的趋向, 兽面纹因此消失。
窃曲纹不少还保留有眼目图形, 所以又有学者称

为变形兽面纹, 是兽面纹的变体[ 10] 。

眼目是兽面纹的主体, 由于兽面纹一般其实

只见有双目, 它原本应当源自史前的眼睛崇拜。

史前彩陶上有成对眼目纹,玉器上有成对眼目纹。

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了标准的兽面纹,也有了

兽面纹的简化形式———眼目纹 。

据汤惠生先生( 1999年)研究,萨满教中的天

神同时也是太阳神, 太阳神往往被绘制成眼睛状,

因为在诸多古代神话中, 太阳被称为是“天之眼”。

如波罗门教的太阳神,又称“天之眼睛”或“世界的
眼睛” 。他认为饕餮纹并不仅仅是一种兽面纹,饕

餮当为天神或太阳神之属[ 11] 。日本学者林巳奈

夫注意到二者实为一体:饕餮(帝)是从太阳那里

继承了传统而表现为图像的东西。饕餮纹中对眼

睛的强调,正是其作为太阳神———光明这个特征
的描述[ 12] 。

那么, 三星堆青铜立人戴着与太阳有关的天

目冠,会不会与蜀人的太阳神崇拜有关 ?三星堆
青铜器上的眼睛图形, 它们所代表的客体会不会

就是太阳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蜀”
字,是一只带着小卷尾的大眼睛,这个模样与三星

堆立人像冠式的侧视图相同, 也与一些同时出土

的兽面颌下附带的眼形相同, 这会不会是“蜀”字
的本意 ?它原本就是飞翔着的大眼睛, 而不是传

统认作的蚕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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